
1 月 15 日夜晚，蒙蒙细雨。 一辆私

家车向医院驶来，车上共 3 个人：56 岁

的陈女士和她的女儿、女婿。

让上海严阵以待的这个新冠病人

就这样出现了！

陈女士下车后，在女儿女婿的搀扶

下，进了 5 号楼“发热门诊室”。

这一天值班的医生叫于亦鸣。 “哪

儿不舒服啊？ ”身穿白色隔离服、戴着口

罩的于医生一边接待看上去已经比较疲

倦乏力的陈女士， 一边注意到了她的就

诊挂号条———由陈女士的女婿递上的

并不是“医保卡”，而是“自费卡”，这就意

味着就诊者并不是上海户籍。

“我发烧了……”陈女士回答说。

“来，测一下体温。 ”于医生一边给

陈女士测体温，一边很自然地询问道，

“你不是上海人吧？ ”

“武汉的……”

一听“武汉”二字，于医生那双在防

护镜后面的眼睛警觉地瞪了起来，当然

是不作声响地睁大的。

采访于亦鸣医生之前，我对他有十

种想象：个头不高不矮，中等身材，年龄

看上去有五十来岁吧， 非常有学者派

头，一双眼睛特别锐利……总之，应该

是个经验老到、一眼就能认出非常厉害

的医生！

“这就是于医生，我们的‘暖男’！ ”马

院长将一位斜挎着一只包、戴着口罩、看

上去瘦削型脸的小伙子指给我看。

哈，真的是“暖男”一个，而且是属于

比较听话的那种“暖男”。 为上海阻击战

“疫”立下“头功”的英雄，竟然是这么一

个“毛头小伙子”呀！我心里一笑，亲切地

跟他打了个招呼，“坐坐。 ”

小伙子看上去真的是平平常常，但

我心想：也正是他，在一个非常偶然的

时刻，绝地拉响了上海这座大都市一场

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那一刻，这位平

平常常的“暖男”，其实已经挡在了上海

2400 万人与这场病毒疫情大浩劫正面

“遭遇战”的最前线……

下面是于亦鸣医生所讲述的他发

现这位病人的整个过程———

“武汉疫情暴发后，我们医院当时

就考虑到我们这

边距离虹桥交通

枢纽近，肯定任务

比较重，所以把其

他一些科室的医

生抽调到了发热

门诊去补充力量，

我是其中之一。 ”

于亦鸣说。

“1 月 15 日

我接的是晚班 。

晚上大约 10 点来钟， 一位中年妇女在

一对年轻夫妇的陪同下来到我的面前，

因为她用的不是本市居民的医保卡， 所

以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 尤其是在我问

她是什么地方的人后， 她告诉我是武汉

来的。 加上测试体温一看， 38.4℃！ 我

的心头真是 ‘咯噔’ 了一下。 但陈女士

自己也很紧张地反复跟我解释， 说她没

有去过那个华南海鲜市场， 更加让我警

惕起来……”

“什么时候开始感到身体不适，有

发烧症状的？ ”于亦鸣医生问。

陈女士很吃力地回答：“有五六天

了……”

“在家时去武汉中医院挂过诊 ，

可他们告诉我说没事， 是上呼吸道感

染……出武汉时我有些担心路上会不

会病倒了，所以又在临走前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看了一下，医生又说没事，我

就这么过来了……”陈女士说。

于亦鸣迅速开了一张胸部 CT 单

子。 “马上先去做下胸部透视，回头我

们再看一看……”于亦鸣站起身，指了

指做透视的地方，让陈女士的女儿和女

婿扶自己的母亲过去。

CT片子很快出来。于亦鸣放在灯光

下一照， 出现在他眼前的陈女士的双肺

影像，完全是工作了 13年的于亦鸣所没

有见过的那种异常发白的炎症！

这不就是传说中典型的“不明原因

肺炎”症状吗？ 此时，于亦鸣心头几乎

肯定了这就是“新冠病毒肺炎”！

“你先别动！ 我马上就回来！” 于

亦鸣已经坐不住了， 拿起片子三步并作

两步地去了另一房间， 向医务科科长顾

志俭汇报道： “顾科长啊， 我这里有位

就诊患者， 与 ‘新冠病毒肺炎’ 的症状

一样啊！”

“啊———”电话那头，顾志俭科长也

叫了一声，随后马上告诉于亦鸣，“我立

即让感染科启动相关流程……”

就在于亦鸣回到就诊值班室的那

一两分钟时间里， 顾志俭科长已经通

知了感染科科长张琴主任， 张琴主任

又迅速告诉当晚正在值班的刘岩红副

主任 ：“马上启动相关流程 ，先让患者

办理入院手续 ，同时隔离她和身边的

亲属 。每一步都必须要求所有的值班

医生护士按照流程走 ！千万千万呀 ！ ”

“明白！ 张主任放心！” 正在值班

的刘岩红是位既能干、 又心细的感染

科骨干， 她得令后， 立即来到于亦鸣

的值班室， 马上带患者陈女士进二楼

的隔离病房。

“你不能进！ 一步也不能往里走

了！ ”刘岩红见陈女士的女儿欲跟进病

房区，马上拦住了她。

“对了，你们两个也需要马上隔离，

现在开始……”刘岩红医生此刻完全成

了一名战地指挥官，她严厉而又温馨地

告诉陈女士的女儿夫妇。

“我要住多长时间呀？”陈女士急得

不行 ， 想夺门出去 ， 可身子摇晃起

来———她已经很乏力了，又一边痛苦地

咳嗽不止。

“别急阿姨，你静心在这里好好治

疗，我们一起把烧压下去 ,争取让你们

春节团圆……”无奈，刘岩红医生只能

好言相劝。

“哎哟，这啥事嘛！ ”陈女士很痛苦又

很无奈地长叹一声，悄悄地抹着眼泪……

“啊？ 真的？ 我马上过去！ ”也正是

在刘岩红劝说陈女士安心住院的同一

刻钟，从同仁医院医务科科长顾志俭到

马骥院长，再到上海市疾控中心负责病

毒医学流行性调查的潘浩、中心主任付

晨，再到上海各相关部门，已经都知道

了同仁医院出现了这个病人。

这个消息让所有接到电话的人在

紧张的同时，内心涌出一股担忧，如黄

浦江的潮水汹涌而至———那个时候 ，

大上海是沉睡的， 搂着孩子的母亲仍

在甜蜜的梦中， 恋爱中的情侣沉浸在

爱的怀抱， 努力攻博的学生们则在挑

灯夜战……呵，大上海啊大上海，你可

知， 那凶猛的敌人已经悄然来到你们

的身边， 正以无法想象的速度与猖獗

之势 ，开始向这个繁华的 、温暖的 、美

丽的又沉浸在迎接春节的浓浓自由与

欢乐气氛之中的大都市发动了袭击。

“你们务必要尽最快速度收治好这

位病人，同时做好医务人员和其他人员

的防护……相关方面要迅速启动应急

措施，从现在开始不能有一个地方出现

漏洞！”命令下达！潘浩带领的“流调”人

员第一时间赶到了同仁医院，出现在隔

离病房的陈女士面前。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来？来之

前跟谁接触过？ 还去过哪些地方……”

全副武装的潘浩与同样全副武装的另

两位 “疾控中心” 流调队员肖文佳和

宫霄欢 ， 赶到同

仁医院陈女士的

病房 ， 开始对她

进行 “流行病学

调查 ”， 这工作简

称就叫 “流调 ” ，

是传染病防控的

关键措施和重要

环节。

经刘岩红医

生疏导劝说 ，患者

陈女士调整了抵触情绪，耐心回答了潘

浩他们的一系列问题：自己是从武汉来

的，乘了某某班次高铁，坐在第几节车

厢，到上海后是女婿去车站接的，后来

到了女儿家，是昨天晚上到的。 因为不

舒服，所以啥地方都没去，这不晚上又

发热，扛不住了，就上医院来了……

大约半个小时做完“流调”后，潘浩

和两位助手回到办公室。

“现在是零点 20 分！ 我们争取在

两点钟前把 ‘流调’ 报告写好， 然后

报送， 并且同时准备通知相关密切接

触者隔离。 对了， 我来通知患者的家

属……” 潘浩回到办公室， 脱下防护

服后 ， 认真做了个人卫生清洗之后 ，

对小肖和小宫说。

“没问题。 ”助手们齐声说道，随后

趴在桌子上开始 “干活”， 那电脑键盘

“噼里啪啦”地被敲得一片响声。

“喂，你是陈女士的儿子某某某先

生吗？ 我是上海市疾病防控中心，不好

意思半夜打扰你了……”潘浩看了看手

机上的时间：凌晨 3 点多，他对打不打

这个电话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忍不住

打了过去……

“这项工作第一时间搞定是最关键

的！ 它等于是我们在跟病毒赛跑，谁跑

在前头，谁就可能抢下一条生命，所以

不能耽误一分钟！ 越早越好， 越快越

好！ ”潘浩一次次强调着。

“《报告》起草好了，请审阅。”肖文佳

与宫霄欢相互核对了一下， 将一份 “流

调”报告打印稿送到潘浩手中。“行！再打

印两份：一份我们自己留底，一份上报中

心，一份发给同仁医院……”

“通知消毒组，带上东西，马上到虹

桥车站消毒去！ ”

“是！ ”

战斗队伍出发了！在黎明前的黑暗

之中开始行动……

这是“流调”的一个重要步骤：凡调

查明白确诊者接触过的地方，都必须由

专业人员去现场消毒。

“对上海来说， 从这个病人出现

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整个战斗机器就

开动了，从此便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

现在……”3 月 19 日下午见潘浩的那

时，他说他和队友们从 1 月 15 日半夜，

到我采访他的那天 、那时 ，一直在 “战

场”……我对此深深地感动和敬佩。

这确实就是战场： 它关联着 2400

多万上海市民和一座伟大城市的命运，

你不能出现丝毫差错。 处在阻击疫情

最前线的潘浩和他的队友， 深感肩上

的千斤重担。

然而， 这个 “新冠病人” 的出现，

大上海被牵动的何止潘浩他们。

1 月 16 日上午 8 点， 也就是上海

上班前的时间， 同仁医院上下已经忙

碌开了。 马骥院长主持召开了院级领

导和专家会议， 时间虽短， 但任务清

楚： 马上组织专家团队对这个病人进

行会诊。

“这不是一例普通的传染患者，它

可能是我们上海拉开整个与‘新冠病毒

肺炎’传染病战幕的第一枪。 从今天早

上到现在我至少接到近十个电话，方方

面面都在关心关注这个患者，所以现在

我们决定，请蒋利副院长带着院里专家

们去进行会诊，要尽快形成报告。 马上

行动！”马骥院长刚起身，又布置了一个

任务，“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护，凡接触病

人的都要按规范做， 绝不能有半点马

虎！ 这是铁律！ ”

不到 9 点， 蒋利副院长带着感染

科 、 呼吸科 、 影像科 、 重症医学科 、

药学部等相关的六七位专家来到陈女

士病房， 对她的病情进行会诊。

“从病人的症状和片子来看， 新

冠肺炎是毫无疑问的了！ 而且她的这

个肺炎图像与众不同， 所以我们要高

度重视， 鉴于她又来自武汉， 需要马

上对她提高隔离和治疗的特殊措施 。

因此我们建议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蒋利是院里分管业务的副院长， 他的

权威摆在那里， 所以他的总结代表了

专家们的意见。

“现在开始， 病房内与患者接触

的医生也尽量要少。” 马骥院长又指示

感染科， “你们要根据具体情况， 编

排专人值班医生， 具体负责这个病人。

其他人尽量少接触、 不接触病人……

明白了吗？”

“感染科明白。 ”科长张琴向院长报告

道，“刘岩红医生主动要求入病房，她说她

是第一个进入隔离病房的，所以她说由她

一个人来负责接触这个病人……”

“真是好同志 ！” 马院长一声感

慨， 又吩咐道， “科里要为刘医生当

好后勤兵， 决不能让她有丝毫危险。”

“好的！”

当张琴主任站在隔离病房门口时，

正从病房内走出来的刘岩红医生向她

做了一个 “V” 字手势 。 那一刻 ， 主

任张琴的眼睛酸了一下， 立即回敬了

刘岩红同样的一个 “V”。

下午， 长宁区疾控中心人员又来

到病房对这个病人进行鼻咽拭子、 血

液、 痰液等采样。 16 日下午， 按有关

要求， 又对这个病人再次进行肺泡灌

洗液采样。

这确实是很痛苦和难受的事。 陈女

士有些受不了， 只是看在刘岩红医生进

进出出的面上， 强忍着没有当众 “愤

怒”。 然而，她的情绪不能不再次升级，

因为她的病房内又增加了几台设备：特

级护理的吸氧和心电图仪器。 还有，那

些她不熟悉的什么叫“莫西沙星”注射

液、“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宣肺止嗽合

剂、氨溴索片等等药物，放了一大堆……

“在第一次病人闹情绪时， 我们

马院长亲自到了她的病床前， 告诉患

者： 你应该是个幸运者， 因为上海医

疗条件这么好， 上海的医生和大专家

又多， 所以不用紧张和担心……配合

治疗非常重要， 我们医院有信心， 你

自己应该更有信心。” 同仁医院医务科

长顾志俭告诉我。

“但是毕竟这是我们上海出现的

第一位新冠病毒肺炎患者， 到底如何

治疗， 治疗的结果如何， 没有一个人

可以拍胸脯保证。” 马骥院长回忆说，

“我们从武汉那边听来的零零碎碎的一

些患者情况， 只知道这种病毒会让一

个好端端的患者突然之间发生质的变

化， 明天可能蛮好的， 后天就不行了！

当时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1 月 17 日下午 4 时 ， 市级专家 、

中山医院呼吸科的宋元林教授和市第

六人民医院感染科汤正好教授都来到

同仁医院进行会诊。 这两位专家在详

察患者的情况后 ， 建议维持莫西沙

星+奥司他韦的对症治疗 ， 并在随访

血常规和胸部 CT 之后 ， 又建议加用

连花清瘟颗粒抗病毒治疗等很重要的

“中西医混合” 战术， 这种治疗方法后

来被运用到武汉和其他省市区的新冠

病毒肺炎患者的治疗之中。

呵， 这一天下来， 病人的状况真

的大有改观， 医院上下都很兴奋， 所

有人都仿佛看到了一丝曙光。 这确实

太重要太关键了， 因为那个时候， 业

内还没有拿出一套完整的针对新冠病

毒患者的治疗方案， 或者正在试探性

的行进过程之中。 如果有谁、 有哪个

地方能够治愈一例患者 ， 它的意义 、

它对抗击疫情带来的影响将有多大啊！

2020 年春节前后， “新冠病毒”

袭击了武汉， 袭击了全国， 现在全球

蔓延形势也非常严峻 。 有人说它是

“第三次世界大战”， 无论怎么说， 这

场灾难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

我们当代人不幸遇上 ， 同时又 “有

幸” 亲历， 这从另一角度也算是 “难

得 ” 。 人类的命运并非总是向好的 ，

不遇坏事， 也不正常。 然而这其中有

许多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 否则所有

苦难和死亡等于白经历了， 这才是最

可怕的。

我们亲历了 “非典”， 但 “非典”

到底是什么， 我们其实并没有弄清楚。

新冠病毒就弄清楚了？ 估计依然如此。

到现在为止， 对全世界的医学专家而

言， 仍然是个谜。

但如此大的一场疫情， 还是有些

地方保留了一套完整的关于疫情诱发

到遏制的全套方案措施和清晰的 “路

线图 ”， 这太重要 ！ 而且看完这样的

“全套方案” 与病毒的兴衰史， 能总结

出许多可贵的成效与教训。 这就是我

为什么要把上海抗疫从 “病人的发现”

到治疗再到痊愈的 “史” 实告诉大家

的原因所在。

17 日这一天的夜间， 陈女士的体

温恢复正常 ， 乏力症状也逐渐减轻 ，

虽仍有些咳嗽， 但并无加重。

“刘医生， 你几天来为我没日没

夜地操心， 看得我都心疼了。 今天我

舒服多了， 你也歇歇吧！” 第二天一早

醒来后， 陈女士对在帮忙打扫和整理

房间的刘岩红说。

接下来 18 日、19 日两天， 陈女士

过得挺“放松”，感觉身体没什么异样，

自己甚至都觉得“快好了”。可那狡猾的

病毒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而陈女士并

没有逃脱新冠病毒“玩”的把戏。

1 月 20 日晚上 8 点 40 分左右，已

经近三天“平安无事”的陈女士突然感

到胸闷难忍……“刘、刘医生，我、我难

受……难受……”她拼命地呼喊，呼喊

刘岩红医生，可她的嗓子感觉像塞了棉

絮，呼吸也顿感困难……

“叮铃———”

“叮铃———”

医院内几个电话几乎同时响起。

“不好， 情况紧急了！” 这是副院

长蒋利的声音。

“马上到隔离病房！”

那一刻， 几位专家 “飞” 一般奔

向病房……

“快给她加氧！”

蒋利副院长一进陈女士的病房，见

她已经处在极度的呼吸困难之际，而这

种情况一般重症肺炎也是不曾见过的：

患者似乎在瞬间被一种什么东西攻击

而出现严重的近似窒息的地步……

“加！再加！”几个医生全力配合，给

患者陈女士进行高流量的增氧……

5 分钟……10 分钟……

15 分钟……20 分钟……

所有在场的医生几乎全都在屏住

自己的呼吸， 一分钟一分钟地盯着患

者的脸容变化……

“我抢救过不少危重症患者， 可

真还没有见过像这次抢救那样叫人心

急如焚的!” 事后， 刘岩红医生每每回

忆起当时的抢救现场， 这般说道。

“好了……好多了！” 蒋副院长看

着患者慢慢自行地缓解过来， 一直到

最后完全恢复常态。

“我活过来了？” 缓过劲的患者陈

女士张开双眼， 寻找到了刘岩红医生，

问道。

“没事了！ 没事了！ 阿姨好了不起

啊! ”刘岩红说话时，两眼噙着泪光。

“谢谢医生……” 陈女士也掉下

了眼泪。

病人的这场急转直下的险情，让上

海医生和专家们也知道了武汉那边的

传言看来并非空穴来风，这新冠病毒确

实与众不同，病情险恶，稍有大意，就可

能被其夺去一条活活的生命呵！

22 日又是一个整天， 陈女士能吃

能睡， 一切皆好。 中午时分， 刘岩红

医生兴奋地告诉她： “昨天给你采集

的鼻咽拭子及痰液的检测结果都出来

了， 阿姨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啥情况？” 陈女士紧张地问。

“都是阴性！”

“啊———这是不是说我的病快好

了呀？！” 陈女士开心得在床上摆起双

手来了！

22 日这天， 市级专家对病人陈女

士再次进行了会诊， 这次来的是瑞金

医院影像科严福华教授 、 龙华医院

ICU 的陈主任以及中山医院呼吸科宋

元林主任。 三位专家经过一番会诊后

认为： “同仁医院对患者的治疗方案

是正确的。 根据现在的情况看， 患者

仍需要按原治疗方案继续巩固治疗 。

建议 23 日再做一次呼吸道采样查病毒

化验， 如果与 21 日采集化验的结果一

样均呈阴性， 可以考虑出院。”

专家的会诊意见一出， 别说患者

有多欢欣， 就是医院上下都在一传十、

十传百地悄悄欢呼着———因为那个时

候他们只能如此。 “当时上海的疫情

已经开始严重起来， 但这个病人的治

疗效果确实让疫情十分困难之中的我

们为之欢欣鼓舞！” 马院长说。

1 月 23 日， 患者陈女士的身体状

况比前一天更趋好转， 基本恢复了她

平时的状况。 “我现在一点也没感觉

到有哪儿不舒服！ 跟发烧前完全一样，

好像比以前更有精神头了！” 她笑着对

刘岩红说。

“阿姨， 我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

的特大喜讯： 医院决定明天同意你出

院啦！” 在这一天晚上临睡之前， 刘岩

红把这件事告知了陈女士。

“哎呀呀！ 我、 我要哭了！ 我要

哭了呀……呜呜……” 这一回她是喜

极而泣。

第二天，无数上海市民在 9 点钟的

电视新闻中看到了陈女士被治愈出院的

镜头，听到了她含着热泪说的那句话：

“我谢谢上海！ 谢谢上海人民治

好了我的病……让我能够回到家与亲

人们一起团圆过年！”

这一天我也在上海，我也看了这条

新闻。 跟所有的上海人一样，我也深深

地被这条喜讯所感动、所振奋……

(因篇幅原因，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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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敏感地

“嗅” 到了不安因素。 “有情况！” 这

一天是 2020 年元旦的前一天 ， 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疾病防控中

心的专家们的神经一下被拨动了。

“喂， 你们在开会呢？！ 我收到一

个情报， 说武汉那边发现 ‘不明原因

肺炎 ’ 传染 ， 你们马上收集些情况 ，

尽快将对我们上海可能造成的影响出

份报告给我！ 要快！”

潘浩， 上海市疾控中心急性流行

性传染病调查科主任， 此次上海抗击

新冠病毒领导小组现场技术指挥组副

组长、 流调专家， 这一天正在 1380 院

的 2 号楼二楼会议室开会。 “回顾上

海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冠病毒战役的整

个战斗， 那真的应该是从付晨主任打

给我们的那通电话算起， 至少在那个

时间点， 我们搞专业流行性疾病控制

条线上的战斗准备就这样起步了……”

潘浩说得非常肯定。

他找出了 12 月 31 日当天他们

几个人在下午 4 点前递交给上级的

报告原件 。 这份报告可以说明两点 ：

一是上海的反应是及时的， 二是上海

疾病防控是非常专业的。 这份由潘浩

他们起草并呈报上级的报告全称为

《关于武汉 “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事

件 ” 的舆情监测及我市不明原因肺

炎发生风 险 和 防 控 工 作 建 议 的 报

告 》， 它对上海防控战 “疫 ” 的意义

非同一般 ！

《报告 》 在经潘浩起草后呈到

“中心”， 由中心主任付晨等领导与专

家讨论修改后， 正式以 “上海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名义上报， 落款时间

是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对此迅速作出反应： 务必加

强市区范围内的 “不明原因肺炎” 监

测， 立即启动相关医学培训工作， 同

时密切关注武汉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

事件的最新进展。

这个时间点是：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就应对传染病等重要公共卫生事

件和人类面临疫情、 灾情而言， 第一

时间的反应， 第一时间的判断， 第一

时间的决策和行动， 多么重要呵！

因为迟缓一刻， 犹豫一刻， 所产

生和造成的后果则是 “失之毫厘， 谬

以千里” ……

“当天交完报告后， 我的心其实

就已经开始收紧了。 ‘敌人’ 已经开

始发动进攻了 ， 我们能无动于衷吗 ？

那是绝对不行的！” “有人以为武汉离

我们很远 ， 直径距离有 760 多公里 ！

可我当时算的时间是武汉到上海高铁

全程运营时间是 2 小时 58 分钟， 也就

是说， 只要不到 3 个小时就可能到了

我们上海……” 潘浩的话想想也真挺

吓人的。

元旦两天假期， 对上海疾控中心

的全体工作人员来说， 心情都是紧张

的： 一面通过各自的渠道把神经盯在

武汉那边， 一面盯在上海自己的地盘。

2020 年 1 月 3 日 ， 上班第一天 ，

疾控中心立即组织应对 “不明原因肺

炎” 的医学专业培训。

地处中山西路 1380 号的上海市疾

病防控中心， 现在也是全上海抗击新

冠病毒战 “疫 ” 的总指挥部办公地 。

在这个不算小的院子内， 有好几栋楼

房都相隔一定距离。 因为是专业机构，

又是预防公共卫生疾病的地方， 保持

楼距是专业需要。

“我自己的小单位在 1 号楼 ， 2

号楼有病毒实验室等部门， 元旦前后

那两三天时间， 我和许多同事都在这

两栋楼里来回地跑……” 潘浩这样回

忆说。 1 月 3 日， 对第一批约 80 名市

级流行性病毒调查人员的培训正式开

始， 培训要求是： 按照医学流调专业、

针对所掌握的武汉出现的 “不明原因

肺炎” 病毒的有限情况， 进行技术培

训。 “别小看了这一个培训， 其实它

把我们上海控制病毒疫情侵袭设下的

篱笆给扎紧了！”

“老实说， 从 1 月 3 日开始， 我

们的内心就特别紧张， 那培训的几十

个人像网一样的撒到各医院发热门诊

去了解情况， 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者，

主要是寻找武汉来的发热就诊者……

一方面生怕漏掉 ， 一方面又怕出现 。

漏掉一个就是莫大的隐患， 真要出来

一个， 就意味着仗就打到了我们上海

跟前。 这种心境下紧张不紧张？”

那些日子里 ， 每个 “疾控人员 ”

像深藏于草丛中的侦察员， 警惕地注

意着不明方向而来的 “敌人” 的突然

出现 。 那些日子大家内心万分焦虑 ，

还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生怕目前各医

院发热门诊所采用的对 “不明原因肺

炎” 的诊断标准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

他们对此持 “谨慎的高度怀疑”。

“查找一个病毒患者， 你得有标

准呀！ 医生到底如何通过 ‘发热’ 诊

断其为 ‘不明原因肺炎 ’ 的患者呢 ？

如果标准不对， 你又怎么可能诊断得

出来他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这些问题

都像一把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

这些人的头顶上……”

这或许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出 。

然而在这里， 我不得不强调一下那份

发送到了各区的重要发热门诊医院的

“试行意见”。 上海市疾控中心迅速组

织专家研究撰写出了这份 “对不明原

因肺炎病例的监测试行意见”， 直接发

送到各区重要发热门诊医院。 这份监

测 “不明原因肺炎” 的试行意见， 对

指导各大医院 “逮” 住后来我们所知

的新冠病毒传染源和患者起了重要作

用。

1 月 12 日， 上海和全国各卫生系

统都收到了国家卫健委正式把 “不明

原因肺炎” 确定为 “新冠病毒” 的消

息 。 潘浩和他的团队重新振作精神 ，

开始 “阵地前移”， 日夜坚守和紧盯着

全上海的每一个可能会 “冒” 出来的

病毒携带者……

那些天， 每一次医院送来的采集

“样本” 经过病毒实验室检测之后， 结

论说 “不是” 时， “我们真的又高兴，

又有些失落……” 等待 “敌人” 到达

的日子里， 大上海面临的危险也越来

越大： 因为春节一天比一天接近， 武

汉的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要从武汉

到上海来的人和要去武汉的人也在一

天比一天增长……

2 小时 58 分钟———从武汉到上海

的路途， 什么地方该是最前沿的阵地？

虹桥， 虹桥火车站。 虹桥火车站既是

高铁站， 也是向市区转换的地铁起点

站， 附近还有虹桥机场， 这里是通达

全国的交通枢纽。

“我们这里其实就是上海疫情的

风口浪尖上！” 现在跟我介绍情况的是

距虹桥站最近的一座著名医院的院长

马骥， 她是位年富力强的专家。

我刚坐定， 她便 “机关枪” 似的

开始给我 “背书”： 同仁医院是上海长

宁区唯一一座 “中心医院”， 承担着全

区 150 多万人的医疗保障任务。 也是

距离虹桥交通枢纽最近的一家医院 ，

与车站、 机场只有 5 公里。 或许正是

这个 “时代和现实” 性， 使同仁医院

有了许多 “第一”。 因为这场抗击新冠

病毒战 “疫”， 这座医院又意外地被挺

在了最前线———“2 小时 58 分钟 ” 的

时间防线， 她的同仁医院在阻击从武

汉袭来的 “疫” 战时间， 是与飞驰的

高铁时间几乎处在平行状态： 火车站

上一旦发现 “发热者”， 将立即被拉到

马院长他们这里的门诊再进行会诊 ，

再由专家组和病毒实验室确诊是否为

正式感染病例……后来在这里被 “逮”

住并确诊的 22 例都是这样一个 “作

战” 过程。

我的这样一句文字非常简单， 可

对上海同仁医院来说， 这两个多月里，

每一位医务人员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

“枪林弹雨” 中厮杀的战斗员， 一个确

诊者的到来， 就是一场生死战役， 而

最紧张的时候， 同仁医院每天要接待

成百上千人次的 “发热” 就诊者……

这是怎样的战斗啊！

“说来也算巧合， 但又似乎是我

们上海、 我们医院平时的一种 ‘战备’

意识让这次战 ‘疫’ 一开始就赢得了

主动。” 马骥院长说， “‘5 号楼 ’ 是

医院的专属专收传染病的地方， 以前

比较破旧。 2019 年下半年， 我们刚刚

整修， 并重新装备了比较完备的先进

设备， 特别是建立了相当好的隔离病

房， 从门诊到观察室、 再到病房、 到

危重病房都进行了改造， 并更换了更

先进的设备。 这本来是为每年举行的

进博会服务的， 因为前年和去年在虹

桥举办的一、 二届进博会后， 我们作

为虹桥商务区内最大的医疗机构， 需

要承接越来越多的前来参加进博会的

就医者 ， 改造传染病和发热门诊楼 ，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哪知新装

修的传染病楼宇， 年底刚刚调试和试

运营结束， 竟然迎来了这场史无前例

的大战 ‘疫’ ……”

同仁医院与上海出现的第一例新

冠病毒携带者的 “遭遇战 ”， 就在 1

月 15 日夜晚 ， 悄悄地打响了首场出

击…… 本版组稿编辑： 邢晓芳 许 旸


